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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精神：内涵、传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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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程师队伍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性议题，但工程师精神的系统性研究仍显薄弱，相应的内涵界定、理论框架、战略关

联均待深化。本文立足工程哲学基本理论，从工程活动的三重规定性（目的性、认知性、规范性）出发，论证了工程师精神

是工程活动在工程师主体身上的内化与升华这一基本观点，据此提出了“使命 ‒ 思维 ‒ 品格”三维分析框架，将工程师精神

凝练为“循理创新、务实担当，统筹求优、协同善成”十六字，再以正反两方面的工程案例初步检验了解释力。进一步辨析

了工程师精神与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的关系，厘清了工程师精神的独特性，揭示出精神传承与弘扬有赖学校

教育奠基、工程实践淬炼、社会文化滋养三大场域协同贯通。为了将工程师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从学理主张转化为可持续的制

度现实，提出了将工程师精神纳入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完善工程师评价制度、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健全工程师荣誉表彰体

系、营造崇尚工程师的社会氛围等对策建议，可为卓越工程师培育、工程师制度建设等提供理论参照与管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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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ineering workforce has been elevated to a national strategic issue in China, yet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spirit of engineers remains underdeveloped, and its conceptual definition,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strategic 
relevance all await deeper inquiry. Grounded in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the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e 
threefold determinations of engineering activities—purposiveness, cognition, and normativity—and argues that the spirit of engineers 
is the internaliz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engineering activities within the engine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On this basis, it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ission‒ thinking‒character,” condenses the spirit of engineers into a sixteen-Chinese-
character formulation: “following principles to innovate, acting pragmatically with responsibility; coordinating to optimize, 
collaborating to achieve success” (xunli chuangxin, wushi dandang; tongchou qiuyou, xietong shancheng), and preliminarily test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framework by using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ngineering cases. The study furth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pirit of engineers and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entrepreneurs, and craftsmen, clarifying the distinctiven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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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rit of engineers, and reveals that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this spirit depend on the coordinated interconnection of three 
major fields: school education as the foundation, engineering practices as the tempering ground, and social culture as the nourishing 
environment. To translate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spirit of engineers from a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into a sustainable 
institutional reality, the study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incorporating the spirit of engineers into the CPC’s spiritual 
pedigree, improving the engineer evaluation system, deepen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reforms, strengthening the engineer honor and 
recognition system, and fostering a social atmosphere that respects engineers. The study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managerial 
reference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excellent engine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system.
Keywords: spirit of engineers;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mission‒ thinking‒ character” analytical framework; inheritance mechanism; 
excellent engineers

一、前言

广义的工程师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早期，狭

义的工程师则是工业革命之后定型的一种现代职

业。现代社会中工程师群体人数众多，参与工程全

生命周期中各环节工作，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工程师既不像科学家以探索未知真理为终极使命，

也不像工匠以技艺的纯粹极致为毕生所求，更不像

企业家以捕获市场价值为核心驱动；其独特之处表

现为，在多重现实约束下运用科学和技术进行系统

性权衡、决策与创造，以负责任方式构建人工世

界的问题解决者[1]。然而，工程师群体及其承载的

精神在学术研究中长期处于被忽视境地。1974年，

美国技术史学者即指出，工程师在历史上是被忽视

的[2]。多年后这一状况虽有改善，但工程师精神的

系统研究仍明显不及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

匠精神丰富。在我国语境中，科学、技术、工程常

被统称为科技工作，致使社会公众常常混淆科学家

与工程师的区别[3]。实际上，科学家的使命是探索

未知、发现规律、认识世界，工程师的使命是将科

学原理转化为技术发明和工程应用，二者是两种职

能不同的社会角色[1]。这一区分兼有学术意义和战

略意义，关系到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同人才队伍的功

能定位与协同机制。

近年来，工程师群体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

凸显。2024年，“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召开，

授予 81名个人“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50个团

队“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指出受表彰者体

现了工程师群体爱党报国、服务人民、敬业奉献、

严谨笃实、精益求精、臻于卓越、团结协作、自立

自强的崇高追求和宝贵精神[4]。2025年，教育部召

开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工作推进会，指出卓越

工程师培养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的关键之举[5]。然而，与政策层面的快速推

进相比，相关理论建设明显滞后，工程师精神尚处

于缺位状态且不利于工程师群体的自身认同和社会

认同[6]。2021年发布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中，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

劳模精神（含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均已列入，而

直接以工程师命名的精神仍属欠缺[7]。在我国工程

师总数已逾 2000万人、规模高于G7国家总和[8]的

背景下，这一结构性空白值得重视。

国内学者对工程师精神进行了初步探讨：从工

程师概念的名实关系、历史演化出发概括多重内

涵[3]，凝练出创新、协作、严谨、担当、造福人类

五个核心要素[1,9]，从工程史个案中提炼工程师群体

的爱国、至臻、团队、务实、反思精神[10]，从哲学

层面论证工程精神以“善”为核心、与科学精神以

“真”为核心的根本分野[11]。围绕卓越工程师培育，

国内学者从培养模式、产教融合、校企协同等维度

展开了深入探讨[12-14]。国际学界在工程哲学、工程

社会学领域积累了相关成果，尚缺乏对工程师精神

本身的专门研究。例如，对工程师作为道德代理人

的角色定位探讨[15]、对工程师职业德性的系统论

述[16-17]、对工程师专业身份形成的实证研究[18]，分

别从角色哲学、应用伦理、职业社会学层面刻画了

工程师的精神面向，尝试回答工程师应做什么、工

程师如何形成职业身份、工程师是什么角色等问

题，但均未将工程师精神本身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加

以系统分析。整体上，既有研究存在三方面不足：

核心概念界定不统一，多种概括彼此缺乏整合，尚

未形成获得广泛认可的定义性表述；理论框架未建

立，有关研究多为描述性的要素罗列或个案式的精

神提炼；战略关联待强化，工程师精神与新质生产

力发展、卓越工程师培养、精神谱系建设等的内在

联系未得到充分阐释。

针对这些不足，本文围绕工程师精神“内涵为

何、何以存续、如何弘扬”三个问题，按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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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 ‒ 实质展开 ‒ 精神辨析 ‒ 传承弘扬 ‒ 对策建议”

的逻辑依次推进研究。从工程哲学出发，以工程活

动的三重规定性（目的性、认知性、规范性）为依

据，建构工程师精神的“使命 ‒ 思维 ‒ 品格”三维

分析框架，凝练“循理创新、务实担当，统筹求

优、协同善成”十六字的定义性表述，并以正反两

方面的工程实践案例来初步检验其解释力。在此基

础上，辨析工程师精神与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

神、工匠精神的关系，直面学校教育、工程实践、

社会文化三大场域在传承与弘扬上的短板，提出弘

扬工程师精神的五方面对策建议。

二、工程师精神的三维分析框架

工程师精神的理论根基源自工程哲学关于工程

活动本质的追问。不从工程哲学的基本原理出发，

工程师精神就只能是经验的归纳和现象的罗列。只

有深入把握工程活动的内在结构，才能揭示工程师

精神何以必然、何以如此。

（一）工程活动的本质规定性与工程师精神的生成

任何精神都不是悬浮于活动之外的附加物，而

是活动结构在主体身上的沉淀。对工程师精神的哲

学考察，需从工程活动的本质规定而不是工程师的

心理特质或行为表征开始。只有先说明工程活动

“是什么”，才能说明工程师精神“是什么”。

在人类应对世界的诸种方式中，科学活动的核

心是发现（揭示尚不为人知的规律），技术活动的

核心是发明（创造新的方法与手段），工程活动的

核心是建造（将观念中的构想转化为直接的现实）。

与之相应，科学成果是公有的知识，技术成果是私

有的知识，工程成果是直接的物质财富本身[19]。这

一区分的实质是承认工程具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

工程是现实且直接的生产力[20]；工程知识不是科学

知识的简单延伸，而是以有用为目标、在具体设计

情境中生成的自主知识形态[21-23]；工程方法不是从

原理到应用的线性演绎，而是在资源有限、理解不

清的情境中运用启发式方法引发最佳变化[24]。就存

在方式而言，工程不是孤立人工物的集合，而是

（类）生态系统[25]。

建造揭示了工程活动的三重规定性：目的性，

工程总是为某种现实需求而存在，先有“为了什

么”，后有工程本身；认知性，工程需要运用科学

知识与技术方法来设计可行方案，无知识支撑的目

的只是愿景；规范性，工程决策直接关系公共安全

与社会福祉，应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这三重规定性

是工程的构成性条件：无目的，工程无所指向；无认

知，工程无从实现；无规范，工程就没有正当性。

工程活动是由工程师、企业家、工人等组成的

工程共同体的实践[26]。工程师处于枢纽位置，以开

发产品、建造工程为目标，重在改造世界，回答

“做什么”“怎么做”。纵观工程师职业史，这一职

业始终需要应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始终要求

提高对经济、法律、伦理层面问题的敏感性[27]。这

表明，在多重约束下弥合理论与实践，并非现代工

程师的特殊处境，而是该职业与生俱来的存在方

式。因此，工程师被理解为造福人类、开拓创新的

践行者，工程技术被称为“创新的源泉”[28]。进一

步看，工程实践的展开依赖意象、知识、规范三重

根基[29]：意象给出工程的目的图景，知识提供工程

实现的手段，规范划定工程行动的边界。这个三重

根基结构与前述的三重规定性直接对应：意象对应

目的性之问，知识对应认知性之问，规范对应规范

性之问。也要注意到，活动规定、实践根基只是工

程师精神得以生成的必要条件，从“工程规定工程

师做什么”到“工程师实际成为什么样的人”之间

尚缺一个哲学环节。

这个哲学环节可诉诸马克思的有关论述。马克

思指出，人通过劳动改造对象世界，能动地、现实

地复现自己，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0]。工

程师的造物活动，正是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典型形

态。例如，工程师通过建造桥梁、航天器、芯片等

人工物，将自身的知识、智慧、价值追求凝结于物

质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确证并升华自身的

主体品质。类似“我思故我在”道出了认识主体的

存在方式，“我造物故我在”道出了工程主体的存

在方式[19]。对象化揭示了精神生成的真实机制，能

够充当从活动到精神的“桥梁”；不是精神先于活

动而存在，而是人在反复的对象化活动中将活动对

自己的要求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

工程师精神的生成逻辑由此显现。正是作为建

造主体的地位，使工程师在长期回应三重规定性的

实践中，将外在的社会要求内化为职业使命，将反

复解决复杂问题的经验淬炼为独特思维，将职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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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持续承担沉淀为实践品格。工程师精神就是工

程建造活动在工程师主体身上的内化与升华。工

程、工程师、工程师精神由此构成“实践 ‒ 主体 ‒ 

精神”的辩证循环：工程是基础，工程师是中介，

工程师精神是内化。当然，工程师精神不是封闭的

职业品格，而是在与工匠、企业家、科学家等主体

的互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工程师精神与工匠精

神、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之间，既有分工又有

互补。

（二）三维框架与十六字凝练

工程师精神生成于工程活动，相应凝练过程也

应以工程活动的结构为依据。框架建构遵循活动逻

辑与精神逻辑的结构对应原则，即精神的结构应当

是活动结构在主体身上的对象化。工程活动内含的

三重追问（“为了什么”“如何做成”“应当如

何”）自然在主体身上生成三个精神维度。一是目

的性生成“使命”，工程“为了什么”的追问凝结

为职业使命，包含方向之问、承诺之问两个面向：

前者关乎创造何种效用，后者关乎为谁负责、担何

种责任。二是认知性生成“思维”，工程“如何做

成”的追问凝结为在多重约束下权衡取舍的认知范

式。三是规范性生成“品格”，对他人、社会、自

然负责的行为要求，与工程共同体的协作要求，在

主体身上会合并凝结为行动品格。三个精神维度不

是并列关系，而是存在使命定向、思维运筹、品格

落地的功能耦合。没有使命引领，思维可能沦为精

致的算计；没有思维支撑，使命只是空洞的热情；

没有品格护航，使命与思维都可能偏离正道。

遵循这一框架，工程师精神可凝练为：循理创

新、务实担当，统筹求优、协同善成。其中，循理

创新、务实担当承载使命之维，分别回应方向之

问、承诺之问，将规律之理转化为效用之新；统筹

求优构成思维之维，凝结“如何做成”之问的认知

答案；协同善成彰显品格，统一责任要求与协作要

求。这十六字并非四个并列的口号，而是上述三维

结构在语言层面的凝结，每一短语都在活动结构中

拥有生成位置。

三、工程师精神的内涵阐释

依循上述框架，依次阐释“使命 ‒ 思维 ‒ 品格”

三维的实质内涵。鉴于失败是工程之师，而工程师

的职业判断常常是在失败案例学习中建立起来

的[31]，每一维度的讨论都先以正面案例呈现“三维

在场则工程成”，再以失败案例表明“三维缺位则

工程败”，使工程师精神的凝练经受正反两面的

检验。

（一）使命之维：循理创新、务实担当

循理创新是使命的方向，即循客观规律之理，行

工程创造之新，最终造福人类。务实担当是使命的

承诺，即脚踏实地、承担责任、不避艰难。二者共

同回答工程师“为何而建、为谁而建”的根本问

题。循理创新的深层意涵在于科学家、工程师的角

色分工：前者重在求理，揭示已经存在的规律；后

者重在遵循规律的前提下将已有要素重新组合为具

有实际效用的新成果。这正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

新，实质是要素新组合的实现，而非科学发现或技

术发明[32]。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劳动者分化为企业

家、科学家、工程师、工人等职能群体，在这个过

程中工程师需要不断应对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的矛

盾[27]，同时承担管理和职业责任[33]。没有工程师将

“新组合”转化为可制造、可运行、可维护的物质

系统，企业家的商业判断、科学家的知识发现都无

法变成现实生产力。就此意义看，工程师是创新枢

纽力量。

从成果形态看，这一使命体现为“第二自然”

的构建，即从道路桥梁到通信网络、从电力系统到

数字平台，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绝大部分由工

程师设计建造而成。因此，工程师不仅要问“能否

建成”，更要追问“是否值得建”，包括对生态环境

有何影响、对弱势群体是否友好、系统能否抵御未

来的灾害与冲击。循理创新、务实担当的现代内涵

正在于此。

这一使命在工程史中反复获得印证。1905年京

张铁路兴工之际，外国人声称中国工程师不可能完

成如此艰巨的工程；以詹天佑为代表的我国工程师

团队，顾及工期、资金、施工能力，采用“人”字

形线路减缓青龙桥段陡坡，避免了长大隧道工程，

确保铁路提前两年通车[9]；这种在理想方案与工程

现实之间作出精准权衡的能力，正是循理创新、务

实担当的写照。当前，循理创新更是贯穿于重大工

程实践。例如，面对核电关键技术被封锁、国外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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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故带来公众质疑的双重困境，我国以完全自

主、安全可控为顶层目标，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工程自主创新呈现从

“并行”到“聚合”的演进模式，内生式创造、外

生式学习、聚变式放大三种机制协同发力[34]，在严

格遵循核安全规律的前提下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创

新突破。

然而，使命之维一旦失守，宏伟的工程抱负亦

会倾覆。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即

为例证，太空探索的“为何发射”“为谁发射”在

发射进度的管理压力面前变成“为‘时间’发射”

（即尽早发射）。发射前，承包商工程师提出了低温

下O形密封圈失效的风险点，然而警告在科层组织

的过滤下被逐级稀释，管理方甚至以“摘下工程

帽、戴上管理帽”要求工程师收回技术判断。罗杰

斯委员会认定，“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的根源

在于决策过程的严重缺陷[35]，实质上是风险信号在

组织文化影响下被解释为“正常”，最终导致灾难

性后果[36]。工程领域的宏观伦理研究亦表明，此类

失败源于狭窄的问题框定、不均等的风险分配、不

适应社会情境的决策结构，不能仅以个体责任来解

释[37]。这个案例表明，使命担当不能止于工程师个

体的使命自觉，更应获得组织与制度安排的结构性

支撑。

（二）思维之维：统筹求优

思维之维回答“如何能建”。工程师思维的独

特之处可凝练为统筹求优。求优是目标，指在相互

冲突的目标之间寻求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统筹是

方式，指通过全局协调来实现这一追求。统筹、求

优两方面是相互依存的：无统筹，最优解无从求

得；不求优，统筹也就失去了方向。

这一凝练得到学理支撑。有学者将工程方法定

义为用启发式策略促成资源有限、理解不清情境中

的最佳变化[24]。其中，资源有限、理解不清对应于

多重现实约束，最佳变化对应于求优。然而，由于

人的理性有限，工程所求的是约束条件下可能的

优，而非理想中的最优[38]。系统科学研究表明，在

要素相互耦合的系统中，局部最优之和不等于全局

最优[39]。这正是统筹不可替代的依据，也是工程实

践中“局部优化陷阱”的理论来源。

落实到思维操作上，统筹求优可展开为前后相

续的两步。第一步是统筹，即划定问题空间。工程

师运用系统思维，看清要素之间的关联，提高认知

的广度；进而运用约束思维，以物理规律、资源条

件、伦理规范划定可行范围并明确实践的边界。第

二步是求优，即在问题空间中搜索求解。工程师运

用模型思维，将现实问题转译为可以推演的模型，

在现实与认知之间建立联系；进而运用迭代思维，

在“假设 ‒ 构建 ‒ 测试 ‒ 学习”循环中持续修正方

案，逐步逼近较优的结果。系统思维、约束思维、

模型思维、迭代思维都很重要，共同支撑统筹求优

的有效进行。否则，缺失系统思维就会陷入“局部

优化陷阱”，缺失约束思维优化就会流于空想，缺

失模型思维现实问题就会无从推演，缺失迭代思维

就会指望一次设计到位。

上述思维特质在中国工程史中源远流长，始建

于公元前 256年的都江堰就是统筹求优的典范。以

李冰父子为代表的工程师团队，面对岷江水患，统

筹分水、泄洪、排沙、引水，以鱼嘴、飞沙堰、宝

瓶口协同运作，顺应自然节律，在技术与财力双重

约束下求得了综合效益最优。整个工程蕴含了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永续理念[40]，历经两千余年仍

能发挥作用，表明统筹求优既是短期最优解，又是

长期可持续的智慧选择。当代的重大工程则从技术

层面进一步丰富了统筹求优的内涵。例如，港珠澳

大桥的沉管隧道面临深海软基、复杂航道、环境保

护等多重约束，工程师团队统筹考虑工期、成本、

风险、环境影响，最终放弃单项技术最先进的方案，

转而采用半刚性沉管结构形式，以工厂化预制、浮

运安装、水下对接工艺实现33节巨型沉管（单节质

量>8×104 t）的毫米级精度对接，从而达成“最

适解”[41]。

1940年美国塔科马海峡大桥坍塌则揭示了另一

层面的问题。该桥通车仅四个月，在约19 m/s的风

速下因颤振而整体坍塌。究其原因，不在于设计者

缺乏统筹求优的精神，而是当时的桥梁设计规范尚

未纳入气动弹性效应，以致约束清单里没有风致振

动项[42]。这说明，约束清单不应是封闭的，而是随

工程认知的推进而不断扩展，失败正是约束清单得

以扩展的必经之路[31]。可见，工程师思维的品质有

两面：一面是在既知约束内严谨统筹，另一面是对

未知约束保持警觉；前者体现严谨，后者体现开

放，合起来才是完整的统筹求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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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格之维：协同善成

思维是头脑中的认知，品格则是外显的行动。

品格之维是规范性的必然体现，不仅要求对他人、

社会、自然负责，而且要求工程师在协作中成事，

即协同善成，对应的价值内核是善。工程师应本着

为社会、人类负责任谋福祉的精神，在工程实践中

兼顾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自身的判断能力也是在组

织架构、责任边界、职业自治的约束中形成，职业规

范由此成为“像工程师那样思考”的内在构成[43]。

协同作为核心品格，从三个层面获得理论支

撑。就活动性质而言，工程设计涉及多种专业，开

展协调并非纯粹的工具理性过程，而是充满不确定

性与模糊性的社会协商[44]。就能力要求而言，工程

师在技术知识以外，应具备高水平的沟通与管理能

力[45]，协同由此从活动的特征转化为主体的素养。

就结构位置而言，工程师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地

带，向上理解企业家的战略意图和市场需求，向

下组织工人的技术实现，同时与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密切配合[26]。三个层面都表明，协同不是外加于工

程师的道德约束，而是工程活动内在要求的品格

形态。

这种品格在当代重大工程中得到充分体现。例

如，“复兴号”高速列车包含数万个零部件，关联

冶金材料、机械加工、电力电子、信息控制等产

业，研发工程师团队从方案研讨、产品试制到联调

联试，打破不同单位和专业隔阂，以联合攻坚方式

形成先进方案和一流产品。善成超越了产品交付层

次，是每个环节专注于“做到最好”。新型举国体

制将这种品格提升为组织制度设计，通过纵向贯通

的系统集成组织机制、横向协同的多元主体共生网

络，形成了战略引领、政府与市场协同、自主与开

放协同的重大工程创新机制[46]，由此，协同成为体

系层面的制度安排，善成成为国家战略意图的

实现。

2007年湖南堤溪沱江大桥坍塌则提供了反面证

明。该事故调查认定，石拱桥的主拱圈砌筑质量、

施工组织、监理把关等环节同时失守，导致石拱桥

在施工过程中整体坍塌并造成人员伤亡[47]。这个案

例表明，品格的崩塌可能并不涉及高技术风险的特

殊条件，而日常工程中的责任涣散即可酿成大祸。当

协同未能获得实质性推进时，善成往往沦为草率

行事。

四、工程师精神与相关精神的辨析

工程师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

精神如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四根支柱，各有其核心

使命、思维方式、品格特征，也在现代复杂工程中

深度协同并相互滋养。开展四种精神的比较分析，

可进一步厘清工程师精神的独特性。

（一）工程师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真与善的分野及

交融

《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

建设的意见》将科学家精神明确为：胸怀祖国、服

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

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

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

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48]。与科学

家精神相比，工程师精神在三个维度上呈现出清晰

差异。

在使命维度，科学家重在探索未知、发现规

律，终极追求是扩充人类的知识边界、解释世界的

本质与运行原理，成果形式是理论、公式、论文，

核心追问体现为“是什么”“为什么”；工程师重在

将科学原理转化为可切实满足人类需求的工程实

体，成果形式是可靠、可用的工程系统，核心追问

体现为“做什么”“怎么做”。究其根本，科学家的

使命是追求真理，工程师的使命是循理创新。

在思维维度，科学家侧重假设驱动与逻辑演

绎，致力于从纷繁现象中抽象出普适模型，追求逻

辑的自洽与纯粹，善于在简化模型中寻找第一性原

理；工程师侧重统筹求优，在成本、时间、材料、

伦理、环境等多重现实约束下寻求可行解或最优

解，工作的理想条件通常不及科学家。科学家追问

“在理想条件下，这是否为真”，工程师追问“在现

实条件下，这是否可行”。

在品格维度，科学家求真、质疑、甘于寂寞，

突出表现在对客观真理的诚实与执着、敢于挑战权

威、能够忍受长期的不确定性；工程师侧重协同善

成，在安全与效率、理想与现实、创新与可靠之间

作出艰难权衡，以责任心和团队协作善于成事、以

落地实效检验价值。

当然，科学家精神、工程师精神并非割裂，而

是共同支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循环。科学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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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原理为工程师提供了改造世界的基本支撑，工

程师构建的精密仪器拓展了科学家探索的能力边

界。求实使工程守住科学之理，协同善成使科学理

论经由工程转化为现实之用，两种精神由此在同一

行动中交汇。这种交汇突出体现在“科学家 ‒ 工程

师”混合角色者身上，如程开甲既是理论物理学家

又是核试验总技术负责人，在决策空爆还是地爆方

案时，既要考虑物理原理又要考虑设备能力、安全

风险、间接影响，正是两种精神协同的典范[49]。

（二）工程师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可行与值得的

对话

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是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

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50]。

与之相比，工程师精神同样在三个维度上自成

一格。

在使命维度，企业家作为企业的引领者，以识

别机会、创造价值为使命，重在发现未被满足的市

场或社会需求，通过创新性的资源配置与组织方

式，捕获新的经济或社会价值，核心追问体现在

“是否值得”；工程师的核心追问体现在“是否可

行”。企业家定义价值，而工程师是价值的实现者

（将机会转化为可交付的产品或系统），循理创新、

务实担当正是对该角色的精确定位。

在思维维度，企业家侧重机会导向与资源整

合，善于在不确定性情景下识别并评估机会，强调

速度和时机，核心是抓住机会；工程师追求统筹求

优，关注在给定约束下实现系统功能、在多重目标

冲突中寻求平衡，对于潜在的机会开展严密的论证

和测试，核心是确保可行。企业家追问“这个机会

有多大”，工程师追问“这个方案有多可靠”。

在品格维度，企业家冒险、果断、坚韧，敢于

在信息不完备时做出重大决策并承担风险；工程师

审慎、负责、坚韧，不仅有承担风险的勇气，而且

在复杂问题面前保持耐心、在无数次试验中逼近最

优解，体现出协同善成。

企业家精神、工程师精神之间也存在强烈的互

补关系，共同支撑创新活动的开展。企业家精神的

需求敏感与风险承担，使工程师的创新追求不至于

沦为“为技术而技术”的自我循环；工程师精神的

务实与统筹求优，使企业的冒险不至于沦为投机；

两者协同既可经由角色分工实现，也可汇聚于一

身。例如，沃兹尼亚克以卓越的工程才能造了个人

计算机的原型，乔布斯则洞察个人计算机的价值并

将之转化为改变世界的产品[51]；前者彰显的工程师

精神、后者彰显的企业家精神，经由角色分工并最

终在同一创新过程中会合。

（三）工程师精神和工匠精神：整体与细节的协同

工匠精神的内涵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

不苟、追求卓越[52]。工匠精神与工程师精神相比，

在三个维度上各有侧重。

在使命维度，工程师与工匠的分野首先源于劳

动对象的不同，工匠面对的是特定的材料、器物、

构件、工序，工程师面对的是由大量构件按照特定

规则组织起来的复杂系统。对象不同，使命随之不

同。工匠作为技艺的承载者，使命是在特定领域内

将特定技艺推向极致，相应成果是凝结心血、无可

挑剔的杰作；工程师作为复杂系统的构建者，使命

是将科学原理、技术要素整合为功能完备、可靠运

行的整体，不是追求单一技艺的完美，而是追求多

重要素在复杂系统中的协同运作。

在思维维度，工匠对技艺抱有敬畏之心，凭借

对细节的专注，依赖精微的体验、经验的积累、瞬

间的直觉判断来制造精品。这种思维方式并非独立

于自身品格之外，而是与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

丝不苟相融；专注本身是一种认知姿态，精益求精

包含着对偏差的持续敏感、对改进空间的不断发

现，一丝不苟体现出对细节的高度关注。工程师的

思维方式是统筹求优，需要理解各要素之间的关

联，在不同目标之间寻求平衡，在系统层面做出决

策。工程师同样关注细节，但此关注服务于系统的

整体功能。

在品格维度，工匠追求心无旁骛、耐得住枯

燥，对技艺与材料抱有敬畏之心；工程师追求协同

善成，不仅依靠个人的专注执着，而且汇聚团队智

慧并以协作之力攻克技术难关。工程师品格的要义

在于将个人的执着转化为集体的效能。工匠的品格

是个体化的，以“我”与“物”的对话成就卓越；

工程师的品格是集体化的，以“我们”与“系统”

的协作成就善成。

工匠精神是工程师善成的微观基础，确保了工

程细节的可靠性。工程师的系统思维为传统工匠技

艺的标准化、规模化应用提供了框架。优秀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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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对自己参与项目的每一个节点都怀有工匠般的

敬畏。工程师精神、工匠精神并不排斥，在实践中

可以融为一体，即用系统思维指导技术创新、用工

匠态度确保每一个细节可靠。

（四）四种精神的共生关系

从哲学层面看，四种精神对应着人类活动的四

种基本价值追求，统一于人类创造文明的完整实践

之中（见表 1）。科学家追求“真”，工程师追求

“善”，企业家追求“利”（经世济民、义利并举之

“利”），工匠追求“精”。没有“真”的基础，工

程将成为无本之木；没有“善”的引领，技术可能

危害人类；没有“利”的驱动，创新难以持续；没

有“精”的追求，造物将失之粗疏。

四种精神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存在深度联系、

相互滋养的共生关系。特别是在航空航天、集成电

路、生物技术等尖端领域，通常解决一个重大问

题，既需要科学家突破理论前沿，又需要工程师在

极端约束下完成系统集成，还需要企业家的风险承

担与资源组织，更离不开一线工匠对每个零件的极

致打磨。培养顶尖人才，关键不在于将人塑造成单

一类型，而在于既塑造人的“主精神”，又使之具

备理解并融合其他精神的“思维带宽”与品格厚

度。优秀的科技企业、重大的国家工程，自然是让

科学家的求真、工程师的务实、企业家的敏锐、工

匠的执着共同发挥的平台。当代中国工程师需要在

坚守协同善成之本色的同时，涵养科学家的求真视

野、企业家的市场敏锐、工匠的精益之心。

五、工程师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一种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无法脱离特定的场域

（由行动者、资本、规则、权力关系构成的社会空

间[53]）。工程师精神的延续包含传承、弘扬两个相

辅相成的维度：传承指向新一代工程师对精神的内

化与习得，回答精神如何代代相继；弘扬指向全社

会对精神的理解与尊崇，回答精神如何获得广泛认

同。工程师精神传承、弘扬维度的完成，不能仅靠

单向的教育或宣传，而应依托学校教育、工程实

践、社会文化三大场域完成从他律到自律、从外在

规范到内在信仰的飞跃，进而实现从行业内部到社

会全域的价值辐射。

（一）学校教育场域

学校教育是精神传承的第一阵地，优势在于系

统性、结构化、可持续性。工程师精神包含使命、

思维、品格三个层面，使命凝结为认同与承诺，思

维表现为判断与取舍，品格体现为习惯与操守；其

中大量内容难以由文字、课程进行传达，故实践中

的许多能力只能通过示范、模仿、共同实践来传

递[54]。因此，学校传承工程师精神依靠三条相互配

合的渠道。一是显性教学，将使命凝练为历史叙

事、思维整理为概念框架、品格概括为伦理原则，

使之可讲授、可讨论、可考核。二是实践养成，依

托课程设计、实验、实习等准工程情境，在真实任

务中锻炼思维与品格。三是榜样浸润，以教师与工

程师的言传身教，为学生提供职业认同的原型。学

校的优势在于，将分散的经验整理为可教的系统、

个别的实践扩展为普遍的操练。

使命之维的传承机制是叙事。根据集体记忆理

论，社群凝聚力依赖成员共享的历史记忆，这些记

忆不仅由个体保存，更在社会框架中被重构和传

承[55]。因此，职业使命正是经由典范叙事进入学生

的认知结构。系统讲述工程史上的里程碑、工程师

表1　四种精神的多维比较

比较维度

角色定位

使命要义

核心追问

思维方式

品格特征

价值内核

科学家精神

真理的发现者

探索未知、发现规律

是什么、为什么，这是否为真

假设驱动、逻辑演绎、

追寻第一性原理

求真、质疑、甘于寂寞

真

工程师精神

现实的构建者

循理创新、务实担当

做什么、怎么做，这是否可行

统筹求优

协同善成

善

企业家精神

价值的定义者

识别机会、创造价值

是否值得，机会有多大

机会导向、资源整合

冒险、果断、坚韧

利（义利并举）

工匠精神

技艺的承载者

制造精品

作品如何臻于极致

具身感知、细节敏感、

直觉判断

专注、执着、敬畏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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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像，可以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悠久传统的继承

者。从都江堰的李冰父子到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团

队、从茅以升到“两弹一星”工程的参与者，这些

典范叙事回答了“作为工程师究竟意味着什么”，

宣示了工程师是美好世界的建设者。叙事因其建构

性而能承担传承功能，当典范叙事与个体生命轨迹

真实交汇时，抽象的使命便成为能感召、可追随的

方向，促成从知道到认同再到承诺的心理链条。

思维之维的传承机制是操练。认知科学研究表

明，专家与新手的差异不在知识量的多少，而在知

识的组织方式。专家以围绕深层原理组织的认知图

式储存知识，能够快速识别问题类型、调用相应的

思维策略[56]。认知图式无法经由讲授直接移植，只

能在真实问题的求解过程中生成。由“教学生算

题”转向“教学生思考问题”，是图式生成机制对

教学形态的内在要求。项目式学习契合这一要求而

行之有效。学生完整经历真实课题的需求分析、概

念设计、原型制作、测试改进，在不确定性中反复

权衡、在迭代中体验、从失败中学习、在交付中体

会对用户负责。当统筹求优经由课堂教学、课题研

究、实习体验而身体化为学生的认知图示和思维习

惯时，学生对工程决策的理性认知、对工程师职业

的尊重也就随之生发。

品格之维的传承机制是养成。品格是“知、

信、行”的统一，价值观的内化、行为习惯的养成

需要经历从他律到自律的结构性转化[57]。这一转化

赖以发生的条件有三种。一是价值框架需内嵌于专

业学习。职业操守融入专业课程，使学生在技术学

习之初便面对“何为正确”的追问，伦理由此内在

于技术决策而非外挂于课程体系。二是道德判断力

生成于真实困境中的权衡。案例教学、情境模拟让

学生直面成本压力与安全冗余冲突、客户要求与公

众利益矛盾等两难，在辩论与反思中形成价值立

场。三是品格需有具象化的示范。教师治学与做事

的日常样态、工程师进课堂讲述的职业抉择，连同

优秀毕业设计展示、伦理辩论赛等仪式性活动，使

抽象品格成为可见、可学、可效仿的行为范本。在

三种条件落实为常规的教学安排后，协同善成便由

外在要求转化为工程教育的内在追求。

当然，学校场域也有自身难以完全克服的局

限，突出表现在情境的模拟性。课程设计再真实，

学生也不必为自己的决策承担真实后果，代价与责

任由学校代为隔离，而勇于担责恰恰是工程师精神

最核心的成分。因此，工程师精神传承不能止步于

校园，还需进入真实责任所在的工程实践场域。

（二）工程实践场域

学校教育以模拟情境操练精神，工程实践以真

实责任淬炼精神。学校教育将代价与责任隔离在课

堂之外，工程实践则让工程师直面决策的真实后

果，这是工程实践区别于学校教育的根本条件，也

是精神淬炼需要进入真实场域的原因。布迪厄提出

的“惯习”概念认为，持久且可转换的秉性系统是

内化于身体和认知结构中、可在新情境中生成创造

性实践的生成性图式[53]。正是在真实工程场域的反

复实践中，统筹求优的思维从方法内化为直觉，协

同善成的品格从规范沉淀为习惯。因此，工程实践

传承精神的基本机制就是在场淬炼，即使命在真实

项目中确证，思维在带教协作中转移，品格在真实

代价、制度、范例的共同作用下定型。

使命之维的淬炼机制是确证。学校叙事赋予的

认同，需要在真实项目的成果面前经受检验才能升

华为稳固的信念。当工程项目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解决了产业痛点、服务于国家战略，年轻工程师对

循理创新、务实担当的认同便从课堂所学转化为切

身信念。马克思的实践观为此提供了学理根据，即

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劳动实践中，人确证自身作

为“类存在”的本质力量[30]。当工程师将设计图纸

转化为桥梁、飞船、芯片等具体产品后，他完成的

不只是物质形式的转换，更是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产品成果满足了真实的社会需要，故而对象化过程

能够确证工程师的使命。

思维之维的传承机制是成熟判断的代际转移。

学校教育操练的目的是生成认知图式，而工程实践

中转移的是长期积累的判断经验（如何全面看问

题、如何识别关键问题、如何在压力下与信息不完

备时作出判断），以项目带教、方案评审、复盘研

讨作为主要载体。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工程知识趋

于复杂，个体知识经由“社会化 ‒ 外化 ‒ 组合 ‒ 进

一步内化”的螺旋过程转化为组织知识[58]；师徒制

也随之从“一对一”的传统模式走向“多对多”的

组织化互动网络，如技术报告、复盘文档、案例库

使传承从口传心授转向有迹可循。

品格之维的定型机制是真实代价、内在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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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品格在学校教育情境中

养成而未受检验，只有在真实代价面前才能真正定

型（工期压力、成本约束、技术风险不再只是案例

表达，而是关乎投资、安全、公众利益的实际抉

择）。工程师能否坚守协同善成，既依赖内在的价

值认同，也依赖外在的制度约束。制度是价值观的

锚定机制，可以将抽象理念转化为行为预期[59]。工

程实践中的独立安全评审、“吹哨人”制度、技术

责任追溯等，都是将个体良知转化为组织意志的制

度性设计[16]；也只有在制度到位后，宏观伦理考量

才能内置于设计评审流程。当然，品格还依靠范例

熏陶，年轻工程师通过观察和模仿榜样的行为模式

形成价值判断与行为惯性，协同的合作意识、善成

的负责追求随之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品格。此

外，每一个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工程都是品格的物质

载体，作为可视、可触、可感的物质存在，将品格

的人际传承升级为人与物之间的持久对话。

当然，工程实践场域同样有自身的边界。真实

工程受制于商业逻辑，进度考核、成本竞争、利益

相关方的压力，随时可能扭曲价值排序，使安全让

位于工期、公益让位于利润。因此，工程师精神的

塑造和延续，还需有超越单个项目、超越行业的力

量来守护，这属于社会文化场域的职责。

（三）社会文化场域

即使学校教育、工程实践两个场域做得成功，

若社会文化缺乏对工程的理解、对工程师的尊重，

年轻一代在选择职业时看不到工程的价值，工程师

在付出时得不到社会的认可，精神传承仍是脆弱和

不可持续的。与学校教育、工程实践两个场域以传

承为主轴不同，社会文化场域的功能重心在于弘

扬，作为塑造工程师职业所处的社会评价环境，为

前两个场域的传承提供氛围与“土壤”。相关基本

机制是价值认同的社会建构，即经由叙事、知识、

仪式将工程师精神转写为社会共识。

使命之维的弘扬机制是认同建构。塑造一代人

共识的通常不是事件本身是否发生，而是事件是否

被反复叙述[60]。社会层面的叙事决定工程师职业在

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若工程师形象被窄化为技术专

家、“画图匠”，媒体只报道工程奇迹的宏大场面而

忽略背后的智慧与奉献，那么循理创新、务实担当

便难以唤起年轻一代的向往。因此，叙事认同的社

会建构有两条相辅相成的路径：经由工程体验、科

普场馆、媒体作品，青少年在接触工程之初即建立

“工程师是解决问题、创造美好的人”的认知框架；

叙事从工程奇观的宏大场面转向具体的工程师个

体，生动呈现其智慧、奉献、抉择，让人感觉可

敬、可学。此处的关键不在形式，而在系统化与持

续化。“大国重器”“超级工程”“大国工匠”等题

材的纪录片引发广泛反响，正说明公众对工程师故

事有强烈需求。

思维之维的弘扬机制是思维方式的公共溢出，

工程思维在此越出行业边界而显现出公共价值。这

种溢出的存在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公共事务本质上都

是多约束下的求解问题。统筹求优体现的系统思

维、约束权衡、迭代优化，并非工程实践专有，在

公共决策与日常生活中同样具有应用价值。如果决

策者、管理者、公众均能理解在约束条件下寻求较

优解，那么公共政策制定、城市管理、社会治理都

可从中受益。工程思维经由科普讲座、公共论坛、

媒体专栏进入公共讨论，公众对工程的理解随之加

深，统筹求优也由工程师职业工具升华为现代公民

素质的组成部分。这种社会溢出是工程师精神对社

会发展更深远的贡献。

品格之维的弘扬机制是地位承认。现代技术文

明的深层趋势之一便是，智力产品经由资本运作、

漫长的分工链条抵达公众，造物者却隐没于产品之

后，工程师的智慧、奉献、品格随之淡出公众视

野；既然创造者不可见，那么对应的社会承认就难

以到位。因此，地位承认的建构可在两个层面展

开。一方面，在职称、薪酬等行业制度之外，由国

家荣誉制度、工程师立法等宏观安排在国家层面提

供承认渠道，补足制度性承认，形成协同善成的

“土壤”。另一方面，周期性的集体活动能强化身份

认同与情感联结[61]，荣誉表彰、老专家访谈、工程

庆典等仪式可以让公众在产品背后重新看见创造者，

使造物者与所造之物的精神纽带在公共意识中得以

存续，从而将工程师的地位转化为公众可感的尊崇。

当然，社会文化场域同样有自身的边界。社会

评价是慢变量，改变不取决于某一次宣传，而取决

于长期的文化积累。更为根本的是，文化认同需要

以真实的工程成就为源头，若学校教育、工程实践

两个场域培育不出卓越的工程师、经得起检验的工

程，弘扬便成无源之水。三个场域各司其职且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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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工程师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才能得到保证。

（四）三大场域的协同与贯通

学校教育、工程实践、社会文化三大场域并非

孤立运作，而是互为条件、相互输送：学校向实践

输送完成奠基的毕业生，实践向学校反馈真实的工

程问题与现场经验；学校、实践共同向社会提供工

程成果与叙事资源，社会回馈以价值认同与制度性

承认。三大场域各有主责，又各兼另一重功能：学

校的典范叙事、毕业生取得的成就本身就是向社会

弘扬的素材，实践孕育的重大工程是最有说服力的

公共叙事，社会的认同氛围为学校吸引生源、为实

践赢得支持。场域衔接的关键在于每一方的输出恰

是另一方的输入，传承与弘扬由此相互交织，构成

精神再生产的循环。

这样，经由“奠基 ‒ 淬炼 ‒ 滋养”的完整链条，

工程师精神的各个维度都得到传承和弘扬。就使命

而言，学校的叙事确立身份认同的根基，实践的确

证使之升华为信仰，社会的认同建构赋予公共地

位。就思维而言，学校的操练使认知图式得以生

成，实践判断的代际转移使之内化为直觉，社会的

公共溢出使之成为公共素质。就品格而言，学校的

养成意味着完成由他律向自律的初步转化，实践在

真实代价、制度、范例的共同作用下使之定型，社

会的地位承认与仪式使之强化为风尚。三大场域的

接力相续，工程师精神的传承与弘扬由此形成自我

更新的循环。反之，任一场域的缺位都会使相关链

条断裂：无学校教育奠基，工程实践便无可淬炼之

才；无工程实践淬炼，学校所学止于符号而难成惯

习；无社会文化认同，前两域的成果难获价值确

认，优秀人才必将流失，传承的动力亦随之衰减。

因此，场域的贯通不是外部附加的协调任务，而是

工程师精神传承与弘扬的内在要求。

六、弘扬工程师精神的对策建议

工程师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有赖学校教育奠基、

工程实践淬炼、社会文化滋养的协同贯通，具体效

力受制于符号的地位确认、评价的指挥棒指向、教

育的培养结构、荣誉的激励梯度、社会的认同氛围

等五个制度性环节。这五个环节是同一条传导链上

的具体支点：符号确认提供价值基础，评价制度传

导行为导向，教育改革筑牢供给根基，荣誉体系维

持激励强度，社会氛围完成最终确认。只有五个环

节协同发力，学校教育、工程实践、社会文化三大

场域的协同贯通才能获得制度层面的系统支撑，工

程师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也才能从学理主张转化为可

持续的制度现实。

（一）将工程师精神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工程师精神是工程师队伍建设的灵魂。建议将

工程师精神如同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

神一样，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当前，工程

师精神弘扬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规模与符号的不匹

配，即工程师总量庞大、贡献突出，但在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中缺少以工程师命名的精神表述。这种不

匹配会造成三重影响：工程师在公共话语中的存在

感与其数量、贡献不相称；政策实践中工程师常被

“科技人才”的笼统概念遮蔽，而面向工程师的专

门制度安排缺乏价值基础；青少年职业意向偏差部

分根源于社会缺乏清晰的工程师价值叙事。当然，

符号地位的确认有其自身的生成逻辑，需要先经学

理凝练获得规范形态，再经政策文本获得制度载

体，最后进入精神谱系。

循此逻辑，可分三步推进。首先，依托中国工

程院等开展工程师精神专项研究，在共识基础上形

成规范表述，本研究提出的“循理创新、务实担当，

统筹求优、协同善成”十六字可作为参考方案之一。

其次，将规范表述转化为政策文本，明确工程师在

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枢纽地位。再次，在条件成熟时，

推动将工程师精神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二）完善工程师评价制度

工程师评价制度方面的问题在于“指挥棒”与

工程实践错位，且随单位类型而异。2019年以来的

工程师职称制度改革虽然淡化了论文要求，但评价

错位并未消失。在高校、科研院所，相关评价中论

文的权重依然偏高，标志性工程贡献、标准工法等

成果往往难与论文同效。在企业，问题在于业绩认

定的形式化，实际贡献仍需以第三方证明等形式佐

证，而评审专家对实践贡献的识别能力有限。工程

师职业发展通道同样受限，职业声望与收入预期不

及同层次科研教学人员。多方面因素导致高端工程

人才短缺与存量人才激励不足并存。从三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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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使命之维依赖制度性承认，若导向失当则务实

担当缺乏持续动力；思维之维依赖正向反馈，若成

果认定流于形式则统筹求优的实践思维便得不到激

励；品格之维依赖制度锚定，若伦理素养不摆在重

要位置则协同善成便始终停留在倡导层面。

据此，建议管理部门进一步完善工程系列分类

评价。对于实践型人才，以重大工程贡献、关键问

题解决、标准与工法为主要评价依据，实行代表作

制度。对研究型人才，保留学术标准，增加成果转

化权重。对管理型人才，突出组织复杂工程项目的

绩效。此外，将工程伦理、负责任创新能力纳入注

册工程师继续教育的必修模块，使伦理决策水平成

为可考核、可积累的评价要素。

（三）深化工程教育改革

当前，工程教育存在“三个不足”的问题：精

神培育的课程供给不足，工程科学课程挤压设计与

实践课程，工程史、工程哲学等课程多为选修；教

师的工程经验不足，许多工科教师缺乏完整工程项

目经历，难以言传身教；校企协同的深度不足，不

少合作停留在挂牌与协议层面，而真实项目进课堂

的比例有限。然而，思维之维的传承机制是认知图

式建构而非知识灌输，品格之维的传承机制是他律

向自律的转化，两者都以真实情境为条件。“三个

不足”的问题恰好体现在三个维度传承的关键环

节：精神培育课程的缺失，导致使命之维缺乏叙事

载体；教师工程经验的缺失，导致品格养成缺乏可

感的榜样；校企协同的浅表化，导致思维操练与品

格养成缺乏真实的情境。

据此，建议针对工程教育的“三个不足”问题

依次施策。针对课程供给，可将工程哲学等列为工

科专业必修课，将工程师精神教育纳入培养方案与

毕业要求。针对教师队伍，可实施新任工科教师工

程实践制度，原则上需有企业或重大工程经历；建

立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进课堂的常态化机制，

为言传身教补足主体条件。针对校企协同，可在研

究生阶段依托相关学院全面推广真实工程项目驱动

的项目式学习，强化“双导师制”并明确企业导师

的培养责任。

（四）健全工程师荣誉表彰体系

长期以来，与科学家、劳动模范相比，工程师

的国家级荣誉偏少且分散，尽管“国家工程师奖”

实现零的突破，但常态化、梯次化的工程师荣誉表

彰机制尚未定型。现行表彰聚焦杰出者，而面向一

线年轻工程师的激励层级不足。荣誉产生后的宣传

周期短、转化浅，制度仪式的文化效应尚待充分释

放。特别是仪式的效力取决于周期与梯次，偶发且

只及于杰出者的表彰，无法使认同在时间与人群两

个维度上持续再生产。

据此，建议完善国家、行业、企业三级奖项梯

度衔接的工程师荣誉表彰体系，设立面向一线年轻

工程师的专项奖项，让岗位建功者可感可及，逐步

形成常态化的荣誉激励。在效应延展上，建议将荣

誉表彰、主流媒体宣传一体化设计，对于每届表彰

配套人物深度报道、进校园宣讲，使一次性仪式延

展为持续性叙事。

（五）营造尊崇工程师的社会氛围

工程师社会氛围方面的问题包括称谓混用、媒

体能见度不足、青少年职业意向偏差等。从深层次

看，这与工程师叙事的供给不足有关。在提升工程

师职业的社会认同方面，并不缺少动人的工程师故

事，而是缺少将这些故事持续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

的机制。

据此，建议从四方面扩充工程师叙事供给，营

造尊崇工程师的社会氛围。一是工程师叙事成为常

态。主流媒体将工程师群体作为重大主题宣传的常

设议程，重大工程报道实行“工程成就+工程师群

像”双线叙事，支持工程题材纪录片、影视剧、图

书创作，将“大国重器”“超级工程”开创的叙事

经验制度化。二是工程师叙事直达青少年。持续开

展“大国工匠进校园”“卓越工程师进课堂”活动，

组织做出重大贡献的工程师与青少年对话，使叙事

认同与职业向往在面对面交流中自然发生。三是工

程师叙事有据可依。规范使用工程师称谓，不应总

是笼统地以科研人员、科技工作者指称工程师，可

由学会组织并牵头发布工程师职业发展年度报告、

评选“最美工程师”。四是工程师叙事走向世界。

配合中国建造、中国高铁、中国核电等“走出去”，

讲好中国工程师故事，使工程师精神成为国家形象

的新名片，推动全社会形成重科学也重工程、重理

论也重实践的文化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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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

本文围绕工程师精神“内涵为何、何以存续、

如何弘扬”三个问题，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工程

师精神是使命、思维、品格的三维一体：以循理创

新、务实担当为使命之维，回答“为何而建、为谁

而建”；以统筹求优为思维之维，回答“如何能

建”；以协同善成为品格之维，回答“应当如何成

事”。工程师精神凝练为“循理创新、务实担当，

统筹求优、协同善成”十六字，立论前提是科学家

求理、工程师循理创新的身份界定，生成根据则深

植于工程活动的本体结构（目的性生成使命、认知

性生成思维、规范性生成品格）。工程师精神的传

承与弘扬有赖学校教育奠基、工程实践淬炼、社会

文化滋养三大场域的协同贯通，经奠基、淬炼、滋

养的接力相续构成循环，进而落实为包括符号地

位、评价指挥棒、教育结构、荣誉梯度、社会氛围

五个制度环节在内的传导链。进一步，以解决现实

短板为着力点，提出了将工程师精神纳入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完善工程师评价制度、深化工程教育改

革、健全工程师荣誉表彰体系、营造尊崇工程师的

社会氛围等弘扬工程师精神的对策建议。上述认识

的意义有两方面：在理论上，将工程师精神研究从

表述凝练层次推进到涵盖内涵、机理、对策的学理

框架，与国际工程本体论、工程伦理研究的新进展

相呼应，可为工程共同体的国际对话提供中国学理

参照；在实践上，立足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

背景，明确了三维一体的工程师精神获得充分涵养

和弘扬是工程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条件。

本研究也有两方面局限性。一是素材和适用范

围的局限性。案例素材以一些杰出工程师、重大工

程案例为主，功能在于典型例证而非全面样本，适

用性有待后续更大规模的实证研究加以检验；关于

工程师精神的凝练主要根植于中国制度语境，而跨

文化适用性有待开展国际比较。二是方法和论证的局

限性。以学理推演为主，工程师精神“十六字”框架

的解释力虽经正反案例的初步检验，但三维（使命、

思维、品格）能否转化为可测量表仍待大样本实

证；工程师精神传承的场域协同与制度环节传导属

于定性论断，实际效力有待量化研究确认。上述局

限亦指明了后续的研究方向：工程师精神的国际比

较、框架的量表化检验、传承机制的追踪测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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